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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今缅甸) ,有巨白象 ,高百尺。遇有灾疫 ,其王焚香对象跽 ,自咎。① 但是 ,那时还没有人认为
在自然现象和物体的背面有什么“特殊的超自然物”。稍后 ,人们把一些超自然特性设想为独
立存在的“灵魂”,就产生了灵魂说 ,以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和物体如风、雷、闪电、火、冰冻、河











山阜 ,南有水泽。地气尤热 ,无霜雪 ,饶瘴疠毒　。每五六月中 ,毒气流行 ,即以白猪、白牛、白
羊于城西门外祠之”,否则便会“五谷不登 ,六畜多死 ,人众疾疫”。② 在马来半岛的彭亨和丁家
庐 (今丁加奴) ,“风俗尚怪 ,刻香木为人 ,杀人血祭祷 ,求福禳灾”。③而在缅甸山区佤人的观念
中 ,自然界的鬼魂生活在天上和地上 ,其中地上的鬼魂生活在村寨里、岩石里、树林里 ⋯⋯ 他
们相信 ,每家都有家鬼 ,如果人惹它们生气 ,它们就会把疾病、水旱灾害等降给人们。因此 ,每
当灾害来临 ,人们就剽牛、宰猪、杀鸡祭鬼 ,并敲击大鼓 ,以达到禳灾避祸的目的。越南北部的




③ (清)查继佐 :《罪惟录·彭亨国传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 ,1986 年 ,第 2875 页。汪大渊在《岛夷志略》丁家庐国条中的记载稍有
不同 ,文中说 :“风俗尚怪 ,刻木为神 ,杀人血和酒祭之。每水旱疫疠 ,祷之立应。”
(唐)魏征 :《隋书》卷 82《南蛮传·真腊》,中华书局 ,1982 年 ,第 1837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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祟 ,要请巫师送鬼 ,花很多钱买供品。越南北部的苗人也相信鬼神 ,人患病请巫医跳神 ,病人家
杀猪供祭 ,宴请亲戚和同村人。① 爪哇岛上的　婆国 ,其人“疾病不服药 ,但祷求神佛”。② 在伊
里安岛中部地区的巴布亚人中广泛流行的是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 ,他们相信人死后鬼魂还继
续存在 ,不过是生活在鬼魂世界。他们认为鬼魂会给人带来疾病、歉收、失败等。因此他们惧










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村 ,当地人信仰天神 ,认为天神能驱鬼治病。每当有人生病 ,不
少病人就求天神医治。求天神治病 ,必须请巫师 ,因为巫师是天神与病人之间的“媒介”。巫师





的《岛夷志略》记载 ,位于今越南中部的古占城国人 ,每年在上、下元日采取生人胆 ,并以胆汁调
酒与家人同饮 ,云通身是胆 ,使人生畏 ,亦不生疵疠也。⑧ 而越人在生病时则以改名的形式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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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西 ,而是在极浓厚的神秘色彩和原始意识遮盖下 ,通过祭祀、祈祷、巫祝等方法 ,对病人进行
精神上的安抚 ,通过检讨过失、许愿 ,使病人问心有愧之类的情感得以轻松解脱 ,从而使疾病得






东南亚地区绝大部分处于热带 ,降雨量很大 ,因而当地居民会经常受到湿热天气的侵袭 ,
给他们带来皮肤病、中暑等病症。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 ,东南亚各民族的人们积累了一些简
单易行的治疗办法。
1. 淋水、洗浴以治病。在南洋诸国此法最为普遍。① 如苏洛鬲国 (其地在今马来半岛的吉
打) ,对于有害热症者 ,“皆用水沃数四则愈”。② 真腊国人寻常有病 ,多是入水浸浴及频频洗
头 ,便自痊可。③ 在噶喇吧 (今印尼雅加达) 也有“以水为药”的风俗。史籍中记载 ,噶喇吧“地
势卑下 ,天气炎热 ,四季皆如夏候 ,炎风暴厉 ,触之生疾 ,河水甘凉 ,浴之却病”。当地人凡有感
冒风热病发作 ,产妇及小儿出痘 ,皆浴于河 ,效果甚佳。④ 在吉兰丹国 ,婴儿有疾 ,“其伤于风热
者 ,多淋水即疗 ,无庸药石”。⑤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 ,水成为人们治疗疾病的“良药”。
2. 药物的发现和使用。黄梨、黄瓜。性本湿热 ,也许是“壤地既异 ,物性亦迁”的缘故 ,在噶
喇吧却将它作为清凉之药 ,“凡感触暑气及风邪者 ,服之反能却病”。⑥ 大枫子。周达观在《真




很重要也很困难的问题 ,它关系到人类的繁衍和发展。交趾“海中有鱼 ,状似马 ,或黄或黑 ,海
中民人名作水马 ,捕鱼得之 ,不可啖食。暴干　之”,遇有妇人难产 ,“使握持之”,或者烧饮 ,便
可以起到助产的作用。⑨在菲律宾的沙瑶 ,“孕妇将产 ,以水灌之”, λυ 以促其生产。周达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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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无病 ,且收敛常如室女。”周达观起初对此还心存怀疑 ,待他亲见“有女育子”使用此法 ,“且
次日即抱婴儿 ,同往河内澡洗”之后 ,才深信不疑。①
(三)对外伤的处理
在暹罗 ,“男子年二十余岁 ,则将茎物　　之皮 ,如韭菜样细刀挑开 ,嵌入锡珠十数颗皮内 ,
用药封护 ,待疮口好 , 出行走 ,其状累累如葡萄一般”。而且该国国王、大头目或富人皆“以金
为虚珠 ,内安砂子一粒 ,嵌之行走 ,玎玎有声”,以此为美。不嵌珠之男子为下等人。因此 ,有人
开铺 ,专与人嵌焊 ,以为艺业。② 显然 ,对于外伤的处理 ,暹罗已经有了效果良好的药物 ,且已
普遍使用。在渤泥国 (今文莱) ,“有药树 ,取其根煎为膏服之 ,仍涂其体 ,兵刃所伤皆不死”。③
在苏门答腊的三佛齐国 ,也有效果良好的外伤药。周去非在《岭外代答》三佛齐国条中言道 :
“国无所产 ,而人习战攻 ,服药在身 ,刃不能伤。故陆攻水战 ,奋勇无前 ,邻国咸服焉。”④ 可见
良好的医药卫生保障成为该国强盛的重要条件。
(四)食槟榔
“槟榔产诸番国及海南四州”,“木如棕榈 ,结子叶间如柳条 ,颗颗丛缀其上 ,春取之为软槟
榔 ,俗号槟榔 ,鲜极可口”, ⑤ 东南亚诸国土著无论地位尊卑 ,不管男女老幼 ,皆“珍之 ,以为口
实”。⑥ 如占城 ,其“王每出朝坐 ,轮使女三十人持剑盾或捧槟榔从”。⑦ 其他百姓 ,也行住坐卧
不绝于口。⑧ 爪哇人则将所食槟榔和　叶放在压腰巾内 ,包裹腹前 ,“行走坐卧嚼咂不止 ,惟睡
着时不食。其槟榔椰子类同茶饭 ,不可稍缺”。⑨ 菲律宾的尼格利陀人和摩洛人也都酷爱嚼槟
榔　叶 ,且摩洛人腰带上必定悬挂着盛装　叶槟榔的小盒 , λυ 以方便咀嚼。安南土人也在腰
间佩带二囊 ,里面装槟榔、橄榄 ,时时用之。“若出户外 ,移二囊悬之肩上 ,室中陈列银铜等匣 ,
亦盛槟榔子及他可啮食之物”。λϖ
除了供自己食用外 ,槟榔还是东南亚诸民族用以招待客人的必备品。史书中记载 ,真腊
“其俗有客设槟榔、龙脑香合屑等 ,以为赏宴”。λω 居住在菲律宾吕宋岛中部的伊富高人 ,口嚼
槟榔　叶之俗比东南亚国家其他民族更普遍。交换槟榔　叶是该民族最流行的见面礼节。当
地人还以槟榔　叶作为敬神祭品 ,结婚仪式中敬嚼槟榔　叶是必不可少的项目之一。λξ 有的
国家还以槟榔作为订婚时的聘礼 ,汉时哥罗国 (今马六甲) 即如此 ,“嫁娶初问婚 ,惟以槟榔为
礼 ,多者至二百盘”。λ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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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于它们有良好的药用疗效。槟榔 ,“其实入药 ,健胃利尿 ,又可固齿”。① 叶 ,周去非《岭外
代答》食槟榔条和黄省曾《西洋朝贡典录》占城条中称之为蒌叶 ( Piper betle) ,即扶留藤 ,也即上
文之　叶。其“叶互生 ,革质 ,可入药 ,含芳香油 ,有辛辣味 ,裹槟榔咀嚼 ,有护牙作用”。② 蠡
灰 ,《星槎胜览》作“蛎壳灰”,徐衷《南方草物状》作“古贲灰”,是一食用石灰 ,取自牡蛎之贝壳 ,
入药有镇静健胃之功效。③《南方草物状》记载 :“(槟榔) 刮其皮 ,鬻其肤 ,熟如贯之 ,坚如干枣 ,
以扶留藤 ,古贲灰并食 ,则滑美下气消　。”④《岭外代答》亦言 ,食之 ,可以“辟瘴 ,下气 ,消食”。
且“食久 ,顷刻不可无之 ,无则口舌无味 ,气乃秽浊”。⑤ 而刘恂在《岭表录异》中则说 :“安南人
采实 ,以不娄藤兼瓦屋子灰竞嚼之。自云交州地温 ,非此物无以祛瘴厉。”⑥ 谢方先生认为 ,槟
榔、扶留藤性酸 ,牡蛎灰为碱性 ,食之可以中和。⑦
时至今日 ,东南亚乃至世界上许多民族仍然喜欢嚼槟榔 ,据估计 ,全球约有 2 亿人有咀嚼
槟榔的习惯。⑧ 尽管现代医学研究证明食槟榔能够引起多种口腔疾病的发生 ,甚至发生口腔






越南中部的林邑国 ,其民用麝香涂身 ,“一日之中 ,再涂再洗”。λυ 到明朝时 ,该国民人在麝香之
外混合龙脑香以涂身。λϖ 杜佑在《通典》中记载 ,丹丹国 (在今马来西亚半岛南部的吉兰丹) 王
及大臣 ,皆以香粉涂身。λω 周达观在《真腊风土记》中记载 ,真腊国“男女身上 ,常涂香药 ,以檀
麝等香合成”。λξ 缅甸人则在檀麝之中又搀入姜黄、当归涂于身体之上。λψ
古代东南亚各国居民用香药涂体 ,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 :一是东南亚地处
热带 ,人们经常热汗淋漓 ,身体涂抹香药可以掩盖汗臭之味 ,起到今天香水之功效。二是药用
效果。如上文所言“檀”,即为檀香 (又称旃檀) ,檀香又有黄、白、紫之分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
中言 :“(白檀)消风热肿毒。水磨 ,涂外肾并腰肾痛处散冷气 ,引胃气上升 ,进饮食。又面生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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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新加〕许云樵 :《徐衷南方草物状辑注》,第 28 页。
切热恼 ,今西南诸番酋 ,皆用诸香涂身 ,取此义也。”① 龙脑香 ,又名片脑 ,《诸蕃志》称之为脑
子。主治风湿积聚 ,散心盛有热等症。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 ,此物大通 ,利关隔热塞 ,大人、小孩
风涎闭塞 ,及暴得惊热 ,用之 ,甚为济用。若将它与麝香混合同用 ,其效果更佳 ,正所谓“独行则




国(在今缅甸的德林达依一带) ,“有酒树 ,似安石榴 ,取花与汁 ,停甕中 ,数日乃成酒 ,美而醉
人”。③ 隋时赤土国 (陈碧笙先生认为其在今苏门答腊岛) 用甘蔗酿酒 ,并杂以紫瓜根 ,酒呈黄
赤色 ,味道香美。有人也称之为椰浆酒。④《宋史》　婆国 (在今爪哇岛) 传中记载 :“其酒出于
椰子及　　丹树”。除此 ,该国还以桄榔、槟榔酿酒 ,味道亦很鲜美。⑤ 真腊国酒有四等 :第一等为
蜜糖酒 ,用药曲和蜜放水中搅拌而成 ;第二等为朋牙四 ,以一等树叶酿制而成 ;第三等称为包　
角 ,以米或剩饭酿成 ;第四等包括用糖酿制而成的糖　酒和用一种茭叶的浆酿成的茭浆酒。⑥ 占
城亦有酒 ,其酒以饭拌药 ,封于甕中 ,候熟。欲饮时 ,占城人则用一长三四尺的小竹筒 ,插入酒甕
中 ,然后众人环坐 ,按照人数加水 ,依次咂饮 ,吸干再添入水而饮 ,直到无味为止。⑦
酒在当时不仅作为一种饮料 ,同时还被用于医疗之中。人们在长期饮酒的过程中逐渐认
识到 ,少量饮用可以通经活血、令人精神兴奋 ,大量饮用则可使人麻醉 ,因而酒被当做兴奋剂和
麻醉剂。酒通血脉 ,还可用于止痛。酒又有杀菌作用 ,可作消毒之用。酒有挥发和溶媒的性
能 ,因此 ,人们常用酒来浸泡药物 ,制成各种药酒。暹罗的药用酒类便很出名 ,《本草纲目》“烧
酒”中记载 :“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二次 ,入珍宝异香 ,其坛每个以檀香十数斤烧烟熏 ,令如漆 ,然




来民族的一些良好的医药卫生习惯 ,嚼齿木便是其中之一。齿木 (梵文 danta - kastha) ,指用来
磨齿刮舌以除去口中污物之木片 ,为印度僧团之日常用品 ,大乘比丘随身的十八物之一。⑨ 梵
语音译惮哆家瑟　 ,惮哆译之为齿 ,家瑟　即是其木。λυ











λυ 参见 (唐)义净著、王邦维校注 :《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》,中华书局 ,1995 年 ,第 44 页。
http :/ / www. ebud. net/ cultural/ nous/ cultural- nous-20030217-5. html. 2003. 02. 17。
(明)李时珍 :《本草纲目》下册 ,辽宁民族出版社 ,1999 年 ,第 1001 页。
参见 (明)马欢著、冯承钧校注 :《瀛涯胜览校注》,上海 ,商务印书馆 ,1935 年 ,第 4 页。类似记载亦见于巩珍《西洋番国志》
第 2 页和严从简《殊域周咨录》第 266 页。
参见(元)周达观著、夏鼐校注 :《真腊风土记校注》,第 158 页。
参见(元)脱脱 :《宋史》卷 489《外国传·　婆》,中华书局 ,1977 年 ,第 14091 页。
参见 (唐)魏征 :《隋书》卷 82《南蛮传·赤土》,第 1834 页。
〔新加〕许云樵 :《康泰吴时外国传辑注》,新加坡 ,东南亚研究所 ,1971 年 ,第 61 页。
同上 ,第 1270 页。
(明)李时珍 :《本草纲目》下册 ,辽宁民族出版社 ,1999 年 ,第 1256 页。
与上座共语 ,恶其口臭 ,诸比丘以是白佛。佛言 ,应嚼杨枝。”① 因此 ,印度僧人每天早晨及食
罢 ,都要将齿木的一端嚼成絮状 ,以剔除齿间滞垢 ,再将齿木撕开刮舌。如果不嚼杨枝 ,将会受
到鄙视。②
关于齿木之取材 ,《玄应音义》卷十五记载 :“多角竭陀罗木作之。今此多用杨枝 ,为无此木
也。”而《大日经疏》、《略出经》、《瞿醯经》等书记载 ,当多用优昙钵罗木、阿修他木 ,若无此等树
木时 ,应求如桑等有乳之木 ,或谓当用竭陀罗木。③ 义净在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卷一中则说 :“近
山庄者 ,则樵条葛蔓为先 ;处平畴者 ,乃楮桃槐柳随意”,“其木条以苦涩辛辣者为佳”。④
嚼齿木之医疗效果 ,按《五分律》卷二十六记载 ,有五功德 :消德、除冷热涎唾、善能别味、口
不臭、眼明。而佛经《华严经》甚至把嚼杨枝归纳有十大好处 ,即 :消宿食 ,除痰疾 ,解众毒 ,去齿
垢 ,发口香 ,能明目 ,润泽喉咙 ,唇无皱裂 ,增益声气 ,食不爽味。⑤ 义净在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中
也说 ,嚼杨枝可以“坚齿口香 ,消食去　。用之半月 ,口气顿除。牙疼齿惫 ,三旬即愈”。⑥ 由此
可见当时佛教的卫生观念是很先进的 ,以嚼齿木的方式来保持口腔清洁 ,去除舌苔、口臭。
随着佛教的发展 ,嚼齿木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也随之传播开来 ,像中国⑦ 以及东南亚的
一些盛行佛教的国家都接受了这一古老的“刷牙”习惯。《北史》和《隋书》中都有记载 :“真腊
国 ,其俗每旦澡洗 ,以杨枝净齿 ,读诵经咒 ,又澡洒乃食 ,食罢还用杨枝净齿 ,又读经咒。”⑧






来实现某种愿望的法术 ,但它对于信任“巫”的人来说 ,能够从精神和心理上给予一些安慰 ,从
而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。因此 ,可以说 ,无论是巫术还是简单的医药卫生知识 ,都是东南亚各
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,长期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 ,它对于东南亚地区乃至世界医药卫生
事业的发展 ,都有借鉴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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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国古代 ,有人将杨柳枝的一头咬软 ,蘸了药物揩牙 ,可使牙“香而光洁”。参见 (唐) 王焘 :《外台秘要》卷 22 ,人民卫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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